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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文化的立與中國文化的破
長榮大學講座教授  莊萬壽

一
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完全國家，若只知對台灣文化的立，而不知對中國文化的破，而欲求建立一個完全的國家，則戛戛乎其難哉！

本來，台灣是東亞大陸外的一個海島，住民與其南方的菲律賓等許多後來皆獨立的國家一樣，都是南島民族，而台灣尚且是這些國家主要民族的原鄉。只因近四百年來，大陸政權及閩客的移民來台，改變了台灣平埔原住民的語言、文化地圖之色彩，包括漢字、漢姓、儒道釋與民間信仰，其實也就是漢化，而產生對大陸漢文化、漢民族的認同，經日治五十年亦未變，中國國民黨據台，北京話與中原中心的黨國教育，企圖將漢文化認同，注入所謂「中華民國」的國家認同，雖有成效，但台灣與中國本土的空間始終是疏離的，「中華民國」在那裡呢？
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在長期反抗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的過程中，逐漸醒悟他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政治，是與西方、日本的價值是合流的，這也是蔣政權過去所宣揚的「民主陣營」，而蔣政權所要消滅的暴政「共匪」，吊詭的竟然成為今日國民黨政權的靠山，共同來對付台灣人。形勢的發展，今日台灣人已看破了虛構的「中華民國」，也大致顛覆了所謂「中國」的國家認同。
我們看這幾年的民調，主要還是統派媒體：台灣住民自以為是唯一的台灣人而非中國人者，已是過半數(2009年，天下雜誌62%，政大選舉中心52%)，而其中年輕人尤高(天下75%)。特別是自以為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者已不及一成(天下8%，政大4%)，亦即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是極少數，這也是馬政府急著要投共促統的因素。
二
這樣的趨勢，二十年來，有外在的政治動能，而內在動能則是學術界、民間社團積極推展本土文化教育的積累，台灣歷史、文學、語言、文化，經由媒體、出版、活動而風起雲湧。1994年台師大首創台灣文化的國際會議，李喬與筆者開始論述台灣主體性與台灣文化理論。
2000年民進黨執政，本土教育文化終有較具體的落實，促進了台灣意識的提升。其後，國民黨復辟，除是總統家族給予舊勢力與媒體全力反撲之機外，同時，亦顯示台灣人雖不認同中國，但對台灣的國家認同，卻是脆弱的。
且看另一個民調：台灣人自認為是「中華民族一份子」的高達七、八成(遠見雜誌2009，80.2%。2010，79.6%)，其中「泛綠選民」亦高達七成(2010，70.1%)，這些數據，即使折半，也是驚人的，「中華民族」是不存在虛構民族，是清末少數革命黨人叫出的，今天已成為中國對外擴張所打出來的民族主義口號，為國民黨所附和，來向台灣人統戰。
我們慨嘆，對台灣文化的打拼成果，居然被這個「中華民族」的認同所破功。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題，只有經營建立台灣文化是不足的，必須同時來破解中國文化。中國政府的汙名，台灣人已乏對中國國家的認同，但因尚不能破解對中國文化、民族的情結，而影響到台灣國家認同的成長。假設萬一中國能民主化，將是否會造成台灣認同的更加倒退呢？我呼籲當下學術界必須認識到中國文化之破，要比台灣文化之立更為迫切。
三

就整個文化大戰略布局理論言，我們最該立的是台灣言語及其文字，語文是一個語族地域的堤防，而東亞民族並沒有發展出一套如羅馬拼音字母，隨語言而可以輕易造字，如波羅的海三國早就保有自己的語文。而形音義兼備的漢字卻挾武力而淹沒了廣大的土地、無數的民族。在中國邊陲的韓、越，早通行漢字，幸能在保有自己語言的年代，擁有主權及時推行了自己語言系統的文字，最接近北京的北韓1949年即廢除漢字，先於南韓(1963年)，終於築起保衛國土文化的防波堤。而不幸的台灣，沒有自己特有的共通語。HOLO、客語是古越語的漢化語，接近中原中古音，成為中國今日的「方言」，而真正的台語-南島語只殘存山區，奄奄一息。尤其戰後的北京話，創歷史速度的攻佔千萬人的土地，成為唯一的共通語。台灣的立基盡失，已不能挽回，大大增加北京併吞台灣的危機。

我們所要建立的台灣文化，是處在淹大水的災區中，我們必須要搶下被中國文化佔領的高地，其實就是要破解身軀內化的中國文化情結與自卑。取得文化自主權的山頭，台灣才能免於被淹沒。這個巨大的工程，還沒有正式開工。台灣只知財經法政的政治菁英，對此可能陌生，不曾認識。常聽到有人，甚至於學者說：「中國文化垃圾兼無衛生」，凡有任何壞事，「都是中國文化嘛」，所說的也許多為事實。但只知彼之短，己之長；不知彼之長，己之短，台灣將沒有希望。
四、

中國文化是無孔不入、厲害無比的，否則怎能吞下那麼大的土地、那麼多的民族？孫文、康有為，梁啟超等不為說粵語的廣東爭獨立，卻為遙遠的北京中國，憂思獻計。漢字及其經典文化的滲透力、感染力是舉世無雙的。其天朝、華夷思想、大一統、儒教、科舉，使「中國」不斷擴大，被同化的民族，又甘被驅使去征服四方，如被中原王朝征服的畲族，其子孫藍廷珍、藍鼎元，來台鎮壓朱一貴之抗清，殺戮台灣原住民。中國版圖愈大，人種愈多，滋生複雜的矛盾，中國必須恃中央集權、壓制民主，才能苟延政權，這也是自我崩解的病灶，唯台灣不能心存僥倖。

同時，我們也應不該否認漢字文化形成了東方的文史、哲學，足以左右人的大腦，讓人信仰，而且也創造了美術工藝與農工技術，是人類重要的文明之一。南島民族後裔的台灣人，經過幾百年後，已命定的不知不覺的接受這些傳統的生活方式，而不單是語言和信仰而已。

我們必須冷靜的面對自身、家族、社會中摔不掉的漢文化的成分，筆者以為台灣人不可能也不必去切割，一如美洲諸國，不必去切割英格蘭、西、葡等語言文化一樣，我們有更多元的文化基因：南島、歐美、日本。可以更客觀篩選保存或轉化來自大陸的傳統，成為台灣文化的成分，筆者稱之為「台灣特色的漢文化」，我們要袪除封建父權、階級倫理、人治私情和具有國家意涵的文化規範，如簡體字，官僚文化價值。建立一個具有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的民主法治社會。
五
筆者曾提出：過去作為中國邊陲的台灣人心中，普遍內化「中國正統中心信仰」，這是清、日以來，台灣士紳階級對漢文化源頭「母國」的卑微、孺慕之情。而隨蔣政權的「中華民族」「孔孟思想」教育的普及，更深化了這個「中心信仰」。然而歷史辯證的發展，相對的產生「台灣中心信仰」的價值觀以對抗，我們的努力是瓦解中國、壯大台灣(見拙作〈台灣精神史緒論〉)。而當前可為的斯為兩端。
首要是去中國中心化。在中國反儒批孔的文化大革命時，台灣儼然成為漢文化的重要中心，可惜毫無台灣的主體性，今日中國又返回尊孔的封建舊路，資本主義化，而迫害人權宗教依舊，台灣在漢文化的諸領域應自立中心，尤其是民間信仰，不該以中國為中心，向中國進香、交流。尤其媽祖文化，是台灣海洋文化發展出來的，是全球媽祖的信仰中心，可以向UNESCO申請無形的世界遺產，我們應效法韓國，將古漢文化韓化，將江陵端午祭，申請世界遺產。此外，去漢姓運動是可以思考的，最近西拉雅族人復籍正名行動，已熱烈展開。漢姓，也多是一個虛構的血緣譜系，是同化異族的鐵籠，甚多的南島系台灣人，簡直認賊為父，知識份子是可以推動去漢姓的運動，來促使台灣人認同的反省。
其次是中國文化的新論述與新教育。台灣人長期在文、史、哲等人文學科研究者的偏枯，後來本土派人文學者又多投入台灣文學、歷史的領域，使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的發言權，格外顯得薄弱。尤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教育體制始終如一，即使民進黨時代亦然。台灣學生從小就接受缺乏台灣中心的知識，影響對台灣國家的認同。而當今國共同流，謀我台人，為數不多的漢學者、中國問題專家，應思如何合作奮起集體新的論述，包括以民主、自由主義去瓦解虛構的「炎黃」「中華」民族主義，和孔儒禮教封建主義。以多元與人權的價值，去破解一元的的文化霸權、政治神話，並重寫中國與東亞歷史的著作。這是非常龐大的台灣漢學漢文化學術整建，最先只能綱領式的書寫，並能結合教育推廣。個人漢學研究，長久皆在做「破」的工作，雖然無奈無力，卻有些信心。希望能集更多朋友的力量，以愚公精神，眾志成城，能如韓人一般將中國文化山頭，化為台灣文化的秀峰。
六

回顧二十年來，台灣民主運動以至民進黨執政，皆以為駕一葉扁舟，能抵淨土，殊不知又陷入可能面臨變局的噩夢。多數台灣人竟無知的任由一小撮舊王朝的王孫擺布。台灣人當家做主的主體性沒有建立，我們只打拼做台灣文化的立，而沒有做中國文化的破。韓國國家條件比台灣好，但漢化更深，而能在獨立運動中，立與破並行，終於使韓國走出來。台灣必須還要有知識去改造思想，不只是靠激情的選舉運動，才能真正破解活在台灣人體內的中國異形，台灣才能真正的成為完全的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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